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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生活节奏加快与青年压力持续累积的背景下，民谣酒馆逐渐成为部分城市青年进行情绪释放、社

交互动和自我调适的重要场所。本文以H市HB民谣火塘酒馆为个案，借助维克多·特纳的阈限理论，结

合参与式观察与非正式访谈材料，分析民谣酒馆如何在时间节奏、空间氛围与互动方式上生成区别于日

常生活秩序的体验场域。研究发现，民谣酒馆通过夜间营业、异质化装饰、民谣表演、点歌合唱、留言

书写等实践，暂时弱化了青年在工作、学业和社会角色中的压力，使其在音乐参与、非正式互动与情感

表达中获得情绪释放和群体认同。民谣酒馆并非对现实生活的彻底逃避，而是一种嵌入城市日常生活的

情感调适机制，反映了当代青年在结构性压力中的阶段性抽离与自我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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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n accelerating pace of urban life and the continuing accumulation of pres-
sure among young people, folk-music bars have gradually become important venues where some 
urban youth seek emotional releas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elf-adjustment. Taking the HB Folk-
Music Fire-Pit Bar in H City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draws on Victor Turner’s theory of liminality 
and combine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with informal interview data to examine how folk-music bars 
create experiential settings distinct from the routines and order of everyday life through their tem-
poral rhythms, spatial atmosphere, and modes of interac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practices such as 
nighttime operation, distinctive and heterogeneous décor, folk-music performances, song requests 
and collective singing, as well as blessing and message-writing activities, temporarily alleviate the 
pressures associated with young people’s work, studies, and social roles, enabling them to achieve 
emotional release and a sense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through music, mild intoxication, and informal 
interaction. Folk-music bars do not represent a complete escape from real life; rather, they function 
as a mechanism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embedded in everyday urban life, reflecting the temporary 
withdrawal and self-reorganization of contemporary youth under structural pres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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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城市化、市场化与数字化进程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青年群体的生活处境呈现出日益复杂的特征。

教育扩张和社会流动为青年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但与此同时，就业竞争、生活成本上升以及自我实现

压力，也不断增加其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张力。面对这些现实约束，多数青年既未彻底退出主流生活秩序，

也并非完全接受绩效化的生活逻辑，而是在继续学习、工作和履行社会角色的同时，寻找能够暂时脱离

日常节奏、释放情绪并调整自我状态的空间。由此，青年如何在城市日常生活中获得阶段性的心理缓冲

与情感调适，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重要切入点。咖啡馆、书店、livehouse、城市漫步空间、露营

地以及各类主题酒馆，近年来都成为青年社会交往和情感调适的重要场域。与正式组织、单位空间和家

庭空间不同，这类空间往往具有消费性、休闲性和开放性，同时又通过音乐、灯光、装饰、座位布局和互

动活动营造出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氛围。青年进入这些空间，并不只是完成一次消费行为，也是在寻找一

种能够暂时摆脱日常角色压力的体验方式。民谣酒馆正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类型。 
民谣音乐以叙事性、抒情性和生活化表达见长，歌词中关于理想、爱情、漂泊、孤独、远方和现实困

境的书写，容易与城市青年的个人经验发生连接。民谣酒馆则将音乐表演、酒精消费、陌生人社交和情

感表达集中在同一空间中，使青年得以在夜间时段进入一种不同于工作、学习和家庭生活的情境。它既

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也不是纯粹私密空间；既具有商业消费属性，也具有一定的情感交流和文

化实践功能。正是在这种模糊性、过渡性和体验性的空间特征中，民谣酒馆呈现出“日常阈限空间”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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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研究中，关于青年文化空间的讨论多集中于青年亚文化、消费空间、城市休闲、媒介实践和心

理疗愈等方向；关于阈限空间的研究则较多用于仪式、旅游、网络空间、演唱会、博物馆、书店等场景。

相较而言，民谣酒馆作为一种小型、日常化、地方性的城市文化空间，尚未得到充分讨论。本文尝试以

H 市 HB 民谣火塘酒馆为个案，将阈限理论引入民谣酒馆研究之中，重点分析三个问题：第一，民谣酒

馆如何通过时间、空间和氛围生成区别于日常秩序的体验场域；第二，青年如何借助音乐、微醺和情感

沉浸实现阶段性抽离；第三，青年如何在非正式互动和情感共同体中获得自我确认与心理支持。通过这

些分析，本文希望进一步理解当代青年在现实压力中的情感调适机制。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阈限”一词源于人类学概念，源于拉丁语“limen”或“limin”，与拉丁语“limus”(意为跨越)的
意思相近，意为门槛，包括门槛建筑、门、边界、入口或出口、心理效果开始产生的点和临界(值)等意思

[1]。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在论著《过渡礼仪》中，将“阈限”一词用来描述人们在参加过

渡仪式中的模糊而不确定的，在结构中分离之后而未进入新的结构的过渡阶段，即“游动于两个世界之

间”。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在范·热内普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阈限性”

的概念[2]。特纳认为，在阈限阶段，人们剥离了原有的身份、地位，处在一个没有社会身份、结构、类

别、角色，不受社会影响的阶段[3]。通过对“阈限”概念的深入解析以及相关文献的细致阅读，可以初

步将“阈限空间”定义为“一种临界的、边缘化他者空间概念，具有‘过渡性、边界性、临界值’等中介

属性，是一个具有临界性和阈限性特质的、包容张力和外延的新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范式。”[4] 
随着阈限理论从传统仪式研究扩展到现代社会研究，学者开始关注阈限性在日常生活空间中的表现。

现代城市生活中，个体并不总是通过正式仪式完成身份转变，但仍会通过某些场景获得暂时脱离日常秩

序的体验。例如旅游空间、演唱会现场、咖啡馆、书店、博物馆、网络社区等，都可能在特定时间和互动

机制下形成具有过渡性、边界性和情感重整功能的日常阈限空间[5] [6]。这类空间并不必然导致个体社会

身份的根本改变，却能够在体验层面形成与日常生活的短暂断裂，使个体获得情绪释放、关系连接和意

义重建的机会。 
本文所说的“日常阈限空间”，并不是指脱离社会结构之外的真空地带，而是嵌入城市生活、依托

商业消费和文化实践而形成的临时性体验场域。民谣酒馆的阈限性主要体现为三点：其一，时间上多在

夜间展开，与白天的工作、学习节奏形成区隔；其二，空间上通过灯光、装饰、舞台、座位和音乐营造出

异质化氛围；其三，互动上通过点歌、合唱、游戏、留言书写等方式弱化日常生活中的正式角色，使陌生

人之间产生短暂的共同情感。由此，民谣酒馆成为观察城市青年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进行阶段性逃离和自

我重构的重要场所。 
进一步借助特纳对阈限过程的阐释，本文将青年进入、停留并离开酒馆的过程理解为“分离–阈限

–聚合”的连续结构。“分离”表现为青年从白天的工作、学习、通勤及绩效评价体系中暂时抽离，并通

过夜间出行与进入酒馆完成情境转换；“阈限”发生于酒馆内部，原有职业、学历、收入等身份标识被暂

时置于背景，个体更多以倾听者、合唱者、互动者和情绪表达者的身份参与现场关系；“聚合”则发生在

离开酒馆、重新返回日常生活之后。这里的聚合并不意味着青年获得新的制度性身份或社会地位，而是

其带着经过整理的情绪、短暂获得的关系确认与自我感受重新进入原有角色结构。因而，日常阈限空间

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状态、关系感与自我认知的阶段性调整，而非永久性的身份转换。 
本文以 H 市 HB 民谣火塘酒馆为研究对象。该酒馆位于 H 市 S 区 W 路附近，是一处以民谣表演、

酒精消费和现场互动为主要经营内容的小型文化消费空间。相较于大型商业酒吧，其经营形态更强调音

乐表演、空间氛围和顾客参与之间的结合，具有较为鲜明的场景化特征，因此适合作为观察青年日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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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调适与阈限体验的个案。 
本文资料主要来自笔者对该酒馆的参与式观察、现场记录以及与顾客、表演者和工作人员的非正式

交流。观察内容包括酒馆空间布局、营业时段、音乐表演、顾客入座方式、点歌与合唱行为、舞台互动、

留言书写以及不同区域中顾客的交流方式等。由于本文关注青年在民谣酒馆中的空间体验与情感调适过

程，因此不以统计数据为主要分析依据，而采用个案研究和解释性分析的方法，结合阈限理论与互动仪

式理论，对现场经验进行归纳和阐释。 
需要说明的是，民谣酒馆作为一种商业文化空间，其功能并非单一。顾客进入酒馆的动机可能包括

饮酒、听歌、社交、放松、约会、庆祝或打发时间等多种类型。本文从青年情感调适这一角度切入，讨论

民谣酒馆在特定情境下如何为部分青年提供暂时性的心理缓冲和身份转换机会。 

3. 日常阈限空间的生成：时间、空间与氛围 

3.1. 夜间时间与日常节奏的断裂 

民谣酒馆的营业和表演多集中在夜间，这一时间特征是其形成阈限空间的重要前提。对于大多数青

年而言，白天往往被工作、学习、通勤和各类任务占据，时间具有较强的制度化和绩效化特征。夜晚则

相对脱离正式秩序，成为个体进行休闲、社交和情绪调节的重要时段。青年进入民谣酒馆，通常意味着

从白天的任务逻辑中暂时抽离出来，进入一个以音乐、灯光、酒精和身体在场为核心的情境。 
民谣酒馆的表演节奏也强化了这种时间转换。一般而言，晚上八点左右开始有较为舒缓的民谣演唱，

起到预热空间氛围的作用；到夜间较晚时段，乐队演出和互动环节逐渐增强，顾客的参与程度也随之提

高。由安静聆听到共同合唱，由分散入座到集中互动，酒馆中的夜间时间不断被音乐和活动重新组织。

对青年而言，这种时间体验不同于白天“赶时间”的状态，而更接近一种可以放慢节奏、暂时停留和释

放情绪的过程。 
从阈限理论看，时间的区隔往往意味着日常秩序的暂时悬置。民谣酒馆并不能改变青年白天所面对

的工作任务、学业压力和社会责任，但它通过夜间时段制造出一种短暂的“中间时间”。在这个时间中，

青年不必立即回应现实生活中的绩效要求，可以将注意力转向音乐、身体感受和当下的情绪体验。就“分

离–阈限–聚合”的过程而言，从白天任务时间转入夜间酒馆时间，构成了“分离”阶段的关键动作：青

年并未退出原有社会结构，而是暂时降低其对当下行为的约束强度，为进入阈限状态创造条件。正是在

这种夜间时间的转换中，民谣酒馆获得了作为日常阈限空间的基本条件。 

3.2. 空间装饰与异质化氛围 

空间氛围是民谣酒馆区别于普通餐饮空间或娱乐空间的重要方面。HB 民谣火塘酒馆的入口位于一

巷子深处，与城市主干道和外部街景之间形成一定距离。这种相对隐蔽的位置，使顾客在进入酒馆前就

经历了从街道到室内、从公共交通空间到情感消费空间的转换。酒馆内部灯光较为昏暗，色彩以红色、

黄色、绿色等暖色和高饱和色为主，天花板悬挂彩色装饰，舞台周围配置乐器、话筒、音响和木质门饰，

整体上形成了明显区别于日常办公、校园和商业街区的感知环境。 
酒馆中的主题化装饰并不只是简单的美学陈设，也参与了空间意义的生产。火塘、木门、鼓、留言

装置等元素，使顾客在视觉上感受到一种与普通城市生活不同的地方性和民俗性想象。对于无法真正远

行的城市青年而言，这类装饰可能提供了一种“微型远方”的体验，即在城市内部通过符号化空间获得

暂时离开现实生活的心理感受。不过，这种体验仍建立在商业空间的氛围营造之上，因此不能将其理解

为真实的文化再现，而应理解为青年消费空间中通过符号组合形成的情境建构。 
民谣酒馆的空间布局同样具有过渡性。酒馆内部以演出台为中心，前方或周围设置火塘区，外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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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客区和卡座区。不同区域之间既有功能差异，又并非完全隔绝。火塘区距离舞台较近，顾客更容易参

与合唱、游戏和互动，公共性较强；散客区和卡座区则相对保留一定私密性，适合朋友小聚或安静听歌。

这样的布局使顾客可以根据自身状态在观看者、倾听者、参与者和交流者之间转换。空间并非固定地规

定人的行为，而是通过舞台、座位、灯光和声音引导青年逐步进入一种可参与、可停留、可表达的情境。 

3.3. 舞台、身体在场与共同关注 

民谣酒馆的舞台不只是表演者展示才艺的位置，也是顾客形成共同关注焦点的核心装置。兰德尔·柯

林斯在互动仪式链理论中指出，互动仪式的形成需要身体共在、群体边界、共同关注焦点和共同情感等

条件[7]。在民谣酒馆中，顾客虽然彼此陌生，却因共同处于同一空间、聆听同一首歌、注视同一舞台而

形成短暂的情感连接。舞台将分散的个体注意力聚合起来，使空间中的人从单纯并置转化为某种意义上

的共同在场。 
与大型演唱会相比，民谣酒馆的舞台距离更近，表演者与顾客之间的界限也更为松动。歌手可以根

据现场气氛与顾客对话，顾客也可以通过点歌、鼓掌、回应、合唱等方式参与演出。由于空间尺度较小，

观众的表情、声音和身体反应更容易被表演者感知，表演者的情绪也更容易传递给观众。这种近距离互

动使民谣酒馆中的音乐体验具有较强的现场性和情境性。 
身体在场还使青年获得不同于线上社交的关系体验。在数字化生活中，青年虽然可以通过网络持续

连接他人，但这种连接常常伴随碎片化、匿名化和浅层化问题。民谣酒馆中的身体共在则要求顾客实际

进入同一空间，感受灯光、声音、气味、座位距离和他人身体动作。在共同听歌、举杯、合唱和互动的过

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只是屏幕中的信息交换，而是带有身体感受和情绪同步的现场体验。这也

是民谣酒馆能够成为青年情感调适空间的重要原因。 

4. 暂时逃离：音乐与情感沉浸 

4.1. 主流秩序中的青年压力 

“逃离”是理解青年进入民谣酒馆的重要关键词。本文所说的逃离是指个体在持续承担社会责任的

过程中，对日常压力和角色要求所进行的阶段性暂停。工作、学习以及各种社会关系不断将青年置于评

价、比较和自我证明之中，也使其情绪表达和私人感受容易被日常任务所挤压。 
“牛马”、“大学牲”、“研究牲”等网络称谓，正是青年对这种处境进行幽默化表达的方式。自嘲

一方面可以缓解现实压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个体对自身不断被外部身份和绩效标准定义的感受。当职

业、学历、收入和成就成为重要评价尺度时，个体对情绪放松和非功利性交往空间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因此，民谣酒馆吸引部分青年的重要原因，在于它暂时降低了外部评价标准在现场互动中的重要性。

进入酒馆之后，顾客首先不再需要以职业、学历或社会成就证明自身，而可以将注意力转向音乐、身体

感受和当下情绪。这里的“逃离”，由此体现为一种暂时离开日常评价体系的心理缓冲实践。 

4.2. 民谣叙事与情感代入 

民谣音乐之所以能够在青年中产生广泛共鸣，与其叙事方式密切相关。相较于节奏强烈的商业流行

音乐，民谣更强调个人经验、生活感受和情绪表达。其歌词常常涉及远方、故乡、爱情、失去、理想、孤

独和成长等主题，这些主题与青年在城市生活中的情感经验高度相关。当青年在酒馆中听到某些熟悉歌

曲时，歌词和旋律会唤起其个人记忆，使其将自身经历投射到音乐之中。 
民谣酒馆中的音乐是一种嵌入具体空间经验中的情感媒介，同一首歌通过耳机独自聆听，与在酒馆

中接受现场演唱，其体验并不完全相同。歌手的语气、停顿、音色以及现场环境，都可能强化听众对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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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内容的感知，使个人记忆与歌词叙事发生连接。 
因此，民谣音乐在酒馆中首先发挥的是情感投射和情绪外化作用。青年可以将日常生活中难以直接

表达的疲惫、孤独、遗憾和期待暂时寄托在歌曲之中，并借助音乐语言理解和整理自身情绪。酒馆不一

定为这些现实困境提供明确答案，但音乐所形成的情感叙事，使个体获得一个能够辨认、承载和释放自

身感受的媒介。 

5. 自我重构：非正式互动与情感共同体 

5.1. 从角色身份到参与者身份 

如果说“逃离”意味着原有角色要求在特定情境中的暂时弱化，那么“重构”则进一步指向个体在

阈限阶段获得新的自我感知方式。在民谣酒馆中，青年不仅只是卸下原有身份，而是通过点歌、合唱、

鼓掌、留言和游戏等实践，被重新纳入一个以音乐和互动为中心的现场关系之中。这里的身份转换并非

从一种固定身份转为另一种固定身份，而是日常身份被暂时去中心化之后，情境性参与身份被凸显的过

程。 
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成为一种具有情境性的身份。表演者不只是单向提供娱乐服务，顾客也

不再只是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歌手根据现场气氛调整表演、与观众交流，顾客则通过回应、点歌和共同

演唱参与氛围生产。酒馆内部的身份认同关系由此围绕“是否共同在场、是否回应他人、是否共享同一

情绪焦点”而建立，职业、学历、收入等日常分层标准暂时退居次要位置。不同主体并非真正取消社会

差异，而是在短暂互动中形成以共同参与和情绪共鸣为基础的关系秩序。 
这种参与并不会改变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的正式身份，却能够提供另一种自我确认方式。在这里，个

体获得回应的依据不再主要是职业能力、学历背景或社会地位，而是其是否进入现场、参与互动并与他

人形成情绪联系。因此，“自我重构”并不是形成一种全新的永久身份，而是在短暂互动中重新确认自

身作为情感主体和关系参与者的位置。这种确认构成阈限阶段内部的身份经验：个体暂时从“被绩效评

价的人”转变为“能够表达、回应并被回应的人”。 
当青年离开酒馆并重新回到工作、学习或家庭生活时，阈限过程进入“聚合”阶段。虽然职业、学历

或社会地位未发生改变，但是个体重新进入原有角色时，其情绪状态、关系感受和自我理解可能已获得

阶段性调整：例如压力得到暂时疏解，对自身情绪有了更清晰的辨认，或通过共同参与获得“有人与我

有相似感受”的关系确认。这些变化通常是有限且可逆的，不能被夸大为对结构性压力的解决，但它们

说明民谣酒馆的作用并不止于现场瞬间，而在于阈限体验如何被带回日常秩序，并影响个体随后面对原

有角色要求的方式。 

5.2. 点歌、合唱与互动仪式 

民谣酒馆中的点歌、合唱和现场互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微型互动仪式。与单纯听歌不同，点歌意味

着顾客主动把个人偏好或情绪带入公共情境。当歌曲由现场歌手唱出时，原本属于个人的音乐选择开始

成为全场共同关注的对象；而当其他顾客加入合唱、鼓掌或回应时，个体情绪进一步进入群体互动过程。 
在 HB 民谣火塘酒馆的演出中，歌手与观众之间的问答、带动合唱、鼓掌回应以及“开火车”等活

动，构成了较为典型的互动环节。这些活动既具有一定的程序性，又会随着现场气氛发生变化。参与者

不需要提前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只需要在特定时刻共同完成某种动作、回应或演唱，就能够产生短暂

的参与感。 
从互动仪式理论来看，这种共同关注和身体共在可能进一步生成情感能量。酒馆中的顾客未必因此

形成稳定的社会群体，但在某一首歌、某一次合唱或某一轮互动中，彼此陌生的人可以形成短暂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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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个体感受到自己的情绪能够得到现场回应，并由私人体验转化为一种可以被共同感知的公共情绪。 

5.3. 留言书写与情绪外化 

除音乐互动外，留言墙、留言牌和心愿卡等装置也是酒馆空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顾客通过书写留

下对工作、健康、爱情、考试和生活的期待。这些留言看似简单，却体现了青年将私人愿望与情绪外化

为空间符号的过程。 
留言书写通过书写、悬挂和观看，使个体情绪获得了可见形式。当青年把愿望或感受写在留言牌上，

某种难以言说的压力、期待或遗憾便被转移到物质符号之中。即使书写并不能直接改变现实处境，这一

表达行为仍可能帮助个体暂时整理情绪，并在空间中留下可被再次观看的个人痕迹。 
从空间角度看，留言墙和留言装置还使顾客的个人痕迹留存在酒馆之中。每一块留言牌都是个体经

验的片段，但当它们被集中呈现在同一空间时，又形成了一种集体性的情感景观。后来进入酒馆的顾客

可以看到他人的愿望和感受，并在其中发现相似处。由此，民谣酒馆不仅是消费空间，也成为青年情绪

被记录、展示和共享的地方。 

6. 结论 

本文以 H 市 HB 民谣火塘酒馆为个案，从阈限理论出发，考察民谣酒馆如何成为城市青年进行阶段

性情感调适的日常空间。研究表明，民谣酒馆的意义并不单纯来自音乐、酒精或某一种互动活动，而在

于时间区隔、空间氛围、身体在场和非正式互动共同形成了一种区别于日常任务逻辑的情境。在这一情

境中，青年原有的工作、学业和社会角色要求得到暂时弱化，从而获得情绪表达和自我调节的空间。 
但是，民谣酒馆既不宜被简单理解为逃避现实的娱乐场所，也不应被过度赋予“疗愈”意义。它并

不能改变青年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却能够通过短暂的秩序转换，为个体提供心理缓冲、情绪表达和关

系连接的机会。同时，这种调适深嵌于商业消费逻辑之中：经营者通过音乐、空间氛围、互动方式与饮

品消费，将青年对松弛、共鸣和陪伴的需求组织为可购买的情感体验。从这一意义上看，民谣酒馆既展

示了青年在日常生活内部寻找弹性调适空间的能动性，也揭示了情绪需求被商业空间吸纳和商品化的现

实限度。 
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研究材料主要集中于单一酒馆，难以充分呈现不同城市和不同经营类型民谣

酒馆之间的差异。现有材料主要基于参与式观察与非正式交流，对不同青年群体的体验差异讨论仍较有

限。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田野范围，并结合更加系统的访谈材料，对不同城市文化空间中的青年情感

调适机制展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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